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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情感学习作为21世纪全球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经历了从心理学基础研究到教育学实践应用的范式

转型，其核心目标是培养个体情绪管理、人际关系建立及负责任决策等关键能力。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

与比较研究法，系统梳理了社会情感学习的历史演进与理论发展脉络。研究发现，国际社会已形成三种

典型实践模式：美国采取政策驱动的系统性实施模式，英国推行弹性推进的校本实践模式，新加坡则实

施文化适应性改造的融合模式。在实施路径方面，主要表现为：显性课程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课程整合

模式、循证实践为基础的项目化干预模式，以及家、校、社协同联动的生态化推进模式。基于中国教育

实际，本研究提出本土化实践建议：一是融合儒家伦理等传统文化要素构建中国特色SEL框架；二是建立

分层次、差异化的政策保障体系；三是创新课程渗透与教师专业发展机制。研究强调，社会情感学习对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同时在促进社会情感能力代际传递、构建和谐社会关系

方面具有深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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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 has emerged as a pivotal issue in global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21st century, undergoing a paradigm shift from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al research to educa-
tional practice. Its core objective is to cultivate key competencies in individuals, including emotion 
managem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building, and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This study em-
ploy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histori-
cal evolution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SEL. The findings reveal three prominent interna-
tional implementation models: the policy-driven systemic approac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lexi-
ble school-based practice model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culturally adaptive integration 
model in Singapore. In terms of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the study highlights: a curriculum inte-
gration model combining explicit instruction and implicit education, an evidence-based project-ori-
ented intervention model, and an ecological advancement model featuring home-school-commu-
nity collaboration. Based on China’s educational context, this study proposes localized implemen-
tation recommendations: first, constructing a Chinese SEL framework by incorpo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such as Confucian ethics; second, establishing a tiered and differentiated policy 
support system; and third, innovating curriculum integration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
ment mechanisms. The study emphasizes that SEL plays a crucial supporting role in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while also holding profound value in 
promot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ocio-emotional competencies and building har-
monious social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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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1 世纪全球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范式转型的背景下，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已逐渐成为提升教育质量与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的核心议题。其发展脉络呈现出从强调智力到关注能力

的内在逻辑转变，同时也经历了从心理学范式向教育学范式的演进。这一转变使得学界对社会情感学习的

关注焦点逐渐从传统的智力测验转向更为综合的能力培养，凸显了其在个体全面发展中的核心作用[1]。 
社会情感学习是指个体通过知识获取、技能发展和态度形塑等过程，逐步掌握管理自身情绪、实现

既定目标、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并做出负责任的决定等关键能力的教育实践[2]。目前，美国、新加坡、

英国等发达国家已建立起成熟的 SEL 实施体系，使其成为实现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关键举措。鉴于上

述背景，本研究旨在系统考察社会情感学习的发展历程、全球实践模式及实施路径，通过比较研究和本

土化分析，为我国社会情感学习体系的科学建构提供理论参照和实践指南。 

2. 社会情感学习的发展历程 

社会情感学习的发展历程可追溯至 20 世纪 60 年代末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

进，SEL 已从最初的教育理念发展为系统的教育实践框架。纵观其发展脉络，可划分为萌芽、制度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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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教育诉求与研究突破。 
(一) 萌芽阶段 
美国著名儿童心理专家詹姆斯·科默(James Comer)博士提出的“学校发展计划”(School Development 

Program，简称 SDP)在教育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一计划被认为是当代社会情感学习运动的早期实践

范例[3]。科默团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儿童在家庭与学校环境中的体验差异会显著影响其心理社会发

展进程，进而对学业成就产生深远影响。”该研究以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两所学业表现欠佳的非裔美国

人小学为实验场所，通过系统性干预，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实验学校的学业成绩已超越全国平均水平，

同时显著改善了出勤率与学生行为问题。科默的研究为后续 SEL 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并影响了

美国 K-12 教育的改革方向。 
(二) 制度化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耶鲁大学心理学专家罗杰·韦斯伯格(Roger Weissberg)与他的学生蒂莫西·施赖弗

(Timothy Shriver)共同促进了社会情感学习的深化发展，推动该领域从早期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系统的理

论框架。1994 年，韦斯伯格与伊莱亚斯(Elias)组织了一场跨学科会议，与会学者和教育工作者达成共识：

传统教育过度强调认知技能，而忽视了儿童的社会情感需求。此次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正式确立

了“社会情感学习”这一术语，还促成了“学术、社会和情感学习联合会”(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CASEL)的成立[4]。 

1997 年，CASEL 创始团队核心成员韦斯伯格、伊莱亚斯等人联合编著的《促进社会情感学习：教育

实践指南》由 ASCD 正式发行。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首次对社会情感学习领域进行了系统界定，

明确提出 SEL 包含五大核心能力维度：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关系技能以及负责任的决

策[5]。这一理论框架不仅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概念基础，更成为全球范围内 SEL 实践的标准参照体系。 
(三) 全球化阶段 
进入 21 世纪，社会情感学习开始突破地域限制，逐渐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2015 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 2030 行动框架》中将社会情感学习确立为全球教育发展的关键目标之一，明确指

出：“未来教育必须实现认知能力与社会情感能力的协同发展”[6]。这一政策导向推动了 SEL 在全球范

围内的快速普及。 
2017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启动“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研究”(SSES)，首次在全球范围

内对 SEL 能力进行系统性测评。该项目覆盖 9 个国家的 10 个代表性城市，通过标准化的评估工具，对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自我管理、合作能力、情绪调节等核心社会情感能力进行横向比较。2018 年，

中国正式加入该研究项目，以上海、苏州等城市为样本，与其他参与国共同探索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路

径及教育干预策略[7]。2021 年末，该组织启动了第二轮国际测评工作，进一步推进社会与情感能力对全

球的影响力。 

3. 社会情感学习的全球实践模式比较 

(一) 美国：政策驱动模式 
作为社会情感学习的发源地，美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情感学习实施体系。在美国已有 50 个州

推行社会情感学习，其中 11 个州将幼儿阶段的社会情感能力培养延伸至小学低年级，另有 18 个州建立

了覆盖 K-12 全学段的系统化能力标准。作为先行者，伊利诺伊州早在 2004 年就完成了 K-12 各个阶段

SEL 标准的整合与落地，并在概念定义、标准框架及配套支持机制等方面成为全美典范[8]。 
2015 年，美国教育政策迎来重大变革，随着《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ESSA)的正式实施，这项由奥

巴马政府推动的教育改革法案全面取代了实施多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CLB)，标志着联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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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策的重要转向。ESSA 法案不仅将教育问责主体从联邦政府下移至州政府，赋予地方更大的政策自主

权，还拓宽了对“学生成功”的界定，要求各州在学业成绩指标之外，至少纳入一项有效、可靠的非学

术指标。在此框架下，社会情感学习被明确推荐为关键的非学术评估维度，从而在联邦政策层面正式确

立了 SEL 的战略地位[9]。 
2021 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对教育系统的深远冲击，拜登政府出台《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merican 

Rescue Plan Act, ARP)，向 K-12 教育系统注入 1230 亿美元专项复兴资金，其中明确要求各州及地方教育

机构优先解决学生的学业损失与社会情感需求[10]。这一立法不仅为社会情感学习的系统化实施提供了

财政保障，还通过政策引导强化了其在学校恢复计划中的核心作用。CASEL 进一步建议，ARP 资金应重

点投向三个关键领域，以优化社会情感学习的实施效果：(1) 促进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2) 加强教

育工作者的社会情感能力建设；(3) 推动学校、家庭与社区的社会情感学习协同机制[11]。 
美国的社会情感学习实践呈现出鲜明的“政策驱动、系统推进”特色，通过联邦立法与州级标准的

双层架构构建制度保障。其核心在于以持续性的教育政策革新为牵引，将社会情感学习深度嵌入 K-12 教

育体系：一方面通过《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确立社会情感学习的法定地位，将情感能力与学业成就置

于同等战略高度；另一方面为社会情感学习的实施提供专项的财政支持。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赋能与自

下而上的标准建设相结合的模式，使美国形成了全球最具示范性的社会情感学习制度化实践范式。 
(二) 英国：弹性推进模式 
2003 年，在英国教育与技能部的支持下，凯瑟琳·韦尔和盖伊·格雷联合发布了一项具有突破性的

研究报告《什么在有效促进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及幸福感？》。该研究报告基于美国社会情感学习联盟

的实证研究成果，论证了社会情感学习在提升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方面所产生的多重效益。基于这一研究

证据，报告明确提出政策建议：英国政府应当将社会情感学习纳入国家教育战略框架，优先制定并实施

以学校为主体、覆盖全国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计划，从而系统性地提升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12]。 
基于上述研究报告的建议，英国政府于 2003 年在 25 个地方当局的小学启动社会情感学习试点项目。

该项目采用 Goleman (1995)的情绪智力五维模型作为理论框架，重点帮助学生培养学生有效管理生活和

学习、起支撑性作用的技能，包含自我认知(self-awareness)、管理情绪(managing feeling)、动机(motivation)、
共情(empathy)和社会技能(social skill)五个维度[13]。2005 年的评估数据显示，试点学校学生在社会适应、

情绪管理和行为表现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鉴于小学阶段的显著成效，英国于 2005 年将试点扩展至 44
所中学。根据 2007 年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在 82 名受访对象中，超过 50%的人士表示该项目对中学生

群体的学业表现、行为规范、心理状态以及校园环境等方面产生了显著正向作用[14]。于是，英国政府于

2007 年启动全国推广计划。根据 2010 年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该项目在英格兰地区实现了广泛的学校

覆盖率：超过九成的小学及七成以上的中学都积极参与其中。 
英国在推进该项目过程中，一个突出的制度特色在于其“指导性框架与自主性实施相结合”的运作

模式。在确保项目核心目标的前提下，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教育当局和学校充分的自主决策权，允许其根

据区域特点和学校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地调整实施方案。当然，这种自主性并非无限制的，所有参与机

构都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确保 60%~80%的干预措施得到具体落实[15]。这种“框架统一、实施多元”

的治理模式，既保证了项目的整体质量，又充分激发了学校和地方参与主体的创新活力，为项目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 新加坡：文化适应性改造 
新加坡在培养 21 世纪公民的过程中，巧妙融合了美国的社会情感学习框架与本土价值观。1991 年

颁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奠定了国家核心价值观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

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16]。但早期的公民与道德教育(C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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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因内容抽象、脱离青少年发展实际而效果有限。1997 年，新加坡提出“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

家”(Thinking School Learning Nation，简称 TSLN)理念，强调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同时将社会情感

学习引入教育体系，并对其核心能力进行调整，以契合本国需求。例如，将“人际关系”扩展为“关系

管理”，纳入冲突解决和互助能力；在自我意识培养中强调个人价值与社会贡献；在责任教育中突出道

德与社会责任，体现“社会为先”的价值观[17]。2014 年，新加坡正式推行新的品格与公民教育(CCE)课
程，将社会情感学习纳入其中，并确立六大核心价值——尊重、责任感、和谐、正直、坚毅不屈、关爱，

作为 21 世纪能力框架的基础[18]。 
在 CCE 课程中，社会情感学习的五大核心能力与课程目标紧密结合，帮助学生塑造身份认同、建立

良好人际关系并做出道德抉择。新加坡并未照搬美国社会情感学习的心理健康导向，而是更强调价值观

引领下的社会情感能力培养，通过社区参与、服务学习、领导力训练等方式，将社会情感学习融入学校

日常活动。这一调整体现了新加坡教育政策的适应性——既借鉴国际经验，又基于本国文化传统和社会

需求进行本土化改造。社会情感学习在新加坡不仅是技能培养，更是塑造国家认同、强化社会凝聚力的

重要工具，展现了东方价值观与全球化教育理念的有机融合。 

4. 社会情感学习的实施路径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培养模式经历了从单一课程设置到多元项目整合到系

统性教育革新的发展过程。这一演进过程凸显出两大特征：其一，社会情感教育日益融入学校常规教学

与管理体系；其二，形成了学校与家庭、社区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动机制。 
(一) 课程学习模式：显性教学与隐性渗透 
社会情感学习的课程实施主要采取两种基本模式：独立课程设置与学科渗透教学。其中，独立课程

模式是指教育工作者基于 SEL 培养目标，系统开发专门的教学内容，运用针对性的教学方法，通过结构

化的课堂训练和专题学习活动，帮助学生系统掌握社会情感技能。这种模式具有教学目标明确、教学内

容系统、训练过程结构化等特点。这类课程可分为面向特殊群体的防范性课程(如 PATHS 课程)和面向全

体学生的促进性课程(如“狮子探索”课程)。渗透式课程是将社会情感学习培养有机融入学科教学的一种

教育模式，教师通过采用特定的教学方法与策略，在知识传授过程中同步促进学生社会情感学习能力的

发展。例如在语文课上结合课文内容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技能，并运用合作学习、反思评价等策略，使

知识传授与能力发展同步进行[19]。然而，课程模式面临碎片化、边缘化和效果依赖性等困境。显性课程

因课时有限易被学科教学挤占，渗透课程因缺乏明确标准易被忽视，且两种模式的效果高度依赖教师的

教学能力和投入程度。两种途径各有利弊，成为当时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主流模式。 
有学者在此主流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隐性课程视角的学习模式。隐性课程通过非正式教育环境

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社会情感发展，可从物质、制度、观念、心理和文化五个维度构建系统化培养路

径。其中，物质性隐性课程通过优化校园空间设计(如开放式布局、互动式教室)，营造安全、包容的环境，

促进学生的社会互动与归属感；制度性隐性课程强调建立民主化管理机制(如家校社区协同制度、班级共

治)，通过正向激励与规则约束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与自我调控能力；观念性隐性课程目的在于转变教育

者理念，将 SEL 目标融入学科教学，采用情境化、合作式教学方法，强化学生的社会认知与情感体验；

而心理性隐性课程则构建关怀性、支持性与发展性心理氛围，通过师生信任关系与同伴互助，提升学生

的同理心与抗逆力。文化性隐性课程目的在于塑造以“三风”(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的校园文化，发

挥教师榜样作用，并整合民族文化资源(如民族认同教育)，增强学生的社会归属感与亲社会行为[20]。 
(二) 项目化学习模式：基于实证的干预实践 
CASEL 组织于 2003 年推出的《安全与健康：基于实证研究的 SEL 项目指导手册》，标志着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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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探索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培养模式的开始。该手册阐述了不同年龄段的社会情感学习目标标准与实

施步骤，为美国各州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的规划、实施提供了具有指导性的基本框架[21]。在此框架下，美

国陆续发展出多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情感学习项目，如“RULER 法”(识别、理解、表征、表达和调节情

绪)、“回应的教室”、“关心共同体”等，这些项目通过三级干预体系，分别面向全体学生、风险学生

和问题学生开展针对性培养[22]。2011 年起，中国教育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开展的“社会情感学

习与学校管理改进项目”，在全国 500 余所中小学校进行试点。该项目通过构建包含学校管理、教育教

学和家校合作在内的支持性环境体系，着力培养学生对自我、他人及集体的认知与管理能力。项目模式

的缺点在于其实施质量易受学校契合度、执行人员能力、资源保障等因素制约，导致项目实施效果与预

期目标存在差距。 
(三) 系统性学习生态：家校社协同支持 
2015 年初，OECD 发布了《促进社会进步的技能：社会情感能力的力量》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着重

指出，培育青少年的社会情感能力必须构建家庭、学校与社区的三方协作机制，同时揭示这种综合培养

模式将深刻重塑现代教育体系的整体架构[23]。在此背景下兴起的综合变革模式，主张在开展社会情感学

习课程与项目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培养过程的灵活性、协调性和全面性。这一模式虽然并非对传统课

程模式与项目模式的简单替代，但无疑代表着未来学校开展社会情感教育的发展方向。要实现这种综合

性变革，关键在于有效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构建协同育人机制，从而最大化实现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

培养目标。 

5. 社会情感学习的中国启示 

(一) 融合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情感学习框架 
当前，我国正处于教育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情感学习的本土化实践面临着独特的机遇与挑战。要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情感教育体系，需要从文化适应性角度进行深入思考与创新实践。 
从理论基础来看，中国传统教育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序列，这与西方个人主义取向

的 SEL 框架存在本质差异。中国在进行 SEL 的理论建构时需要实现两个维度的创造性转化：一方面要保

留 SEL 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要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具体而言，应将自我认知与家国情怀相

结合，情绪管理与道德修养相贯通，人际关系培养与集体主义精神培育相统一。 
在实践路径上，中国传统智慧提供了重要启示。儒家思想强调在角色关系中体察情感的“合宜性”，

如通过礼仪规范内化“孝悌之心”；道家则提供了“道法自然”的修养智慧，引导孩子在自然体验中学会

“与万物共情”[24]。中国特色的社会情感学习体系不应简单移植西方“情绪主权”观念，而应着力培育

“情由境生”的文化自觉——当产生负面情绪时，不仅关注个体内在感受，更要认知情绪的关系性影响。

其终极目标不是训练儿童成为情绪的绝对主宰，而是培养“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生命智慧，在个人与社

会、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实现情感的辩证统一和动态平衡。这种教育取向既承续了“礼以节情，

乐以和心”的古代教育传统，又回应了当代社会对情感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 
(二) 分层制定政策，推进本土化实践 
在政策层面，建议采取分层推进的实施策略。首先，应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框架，研制适合不同学段的社会情感学习能力标准。例如，小学阶段可侧重基础情感能力的培养，

中学阶段强化社会责任意识的培育。其次，需要建立专项支持机制，重点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倾斜教育

资源，确保教育公平。同时，要加大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力度，为基层教师提供系统的专业支持。最后，

建议将 SEL 纳入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建立科学的评估反馈机制，确保政策实施的实效性。 
(三) 创新课程模式，促进社会情感学习的有机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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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情感学习的有效实施需要构建多维协同的课程体系。在课程建设方面，可以采取“嵌入式”

发展策略，将 SEL 与现有德育课程深度融合，在语文、历史等人文学科中自然渗透情感教育元素，同时

鼓励学校开发特色校本课程。教师专业发展是确保社会情感学习有效实施的关键，建议将 SEL 能力培养

纳入教师教育体系，开展专项培训，并建立区域性的社会情感学习教学研究共同体。此外，还需要构建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通过开发家长教育课程、建设社区实践基地等方式，形成教育合力。 
总体来说，社会情感学习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具有双重价值维度：一方面，它呼应了中国社会对美好

生活的本质追求——通过教育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实现生存需求与价值意义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它

立足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着力构建“自我–他者–社会”三位一体的和谐关系网络[1]。社会情感

学习通过态度养成、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的系统整合，帮助学生提升复杂情境应对能力，增强主观幸福

感和社会适应性，最终服务于“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彰显了新时代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中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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